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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薪江湖

管悦被警察抓获的时候，正在杭
州面试。
已同时在16家公司入职的她，

仍不放弃任何一个招聘机会。但她
从不上班，只在每次面试新公司的时
候，顺手拍下照片发在各个工作群，
假装在“见客户”。

担心记不住那么多雇主公司，管
悦甚至用一张A4纸记下了她在每家
公司的入职时间、职位、工资卡号……
在职业骗薪的江湖里，管悦和丈

夫陈强属于金字塔尖的人物。他们
“勤奋”而充满野心，忙不过来的时
候，就把机会卖给同行，从中抽成。

短短3年，他们用骗来的钱在宝山买
了别墅。
在上海，这样的职业骗薪群体不

下数百人；在全国，这个数字要翻上
几番。他们损害了城市营商环境，搅
乱了招聘市场秩序，也挑战着法律的
尊严。

本报记者 潘高峰

一 一张误发的图片
今年1月，一家网络科技公司负责人刘

健向浦东警方报案。
去年10月，公司为了推广新产品，通过

网络发布急聘销售的信息，要求应聘者有丰
富的市场营销经验。很快，杨洪等8人前来
应聘。
他们的履历很光鲜：有在一些大型企业

的履职经历，有经手过的多个“大厂”项目，还
有一长串的“优质客户名单”。公司对此非常
满意，许诺团队核心杨洪2万元底薪，其他人
8000至9000元底薪外加销售提成。
没想到入职3个月后，这些人没有任何

业绩，应聘时许诺接洽的优质项目也没有一
个有实质性开展。试用期过后，公司决定将
他们辞退，8人仿佛早有准备，要求支付全部
薪水才肯离职，公司无奈妥协。
虽然心有不甘，但事情也算过去了。刘

健没想到，不久之后杨洪误发在尚未退出的
公司群里的一张图片，让他再起疑窦。
据刘健回忆，那是一张杨洪从其他公司

离职的证明，但上面的时间竟然和他为自己
打工的时间重叠。“我马上联系了对方公司，
结果发现这8个人履职期间，竟还在另一家
公司入职，同时赚取两份工资。”
恍然大悟的刘健决定向警方报案。

二 黑名单上的人
其实，在刘健报案之前，这伙人的劣迹早已

在多个职场领域流传。只不过没人像刘健那
样抓到确凿证据，所以每次报案，派出所都认
为是普通的劳资纠纷，一般建议走劳动仲裁。

但每次仲裁，胜利者都是被视作
“弱势群体”的劳方。管悦的丈夫陈
强就曾经打过13个仲裁官司，全

部胜诉。一次次应对
仲裁，也让这些人

更有“斗争经验”，他们相互提点，传授经验，
伪造证据，补上漏洞，更加猖獗。
无奈之下，许多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只

能相互串联，共同商讨制作了一张“黑名单”，
抵制那些已被他们认定的骗子，以免自家企
业再次“掉坑”。
但这次不太一样。杨洪无意中露出的马

脚，成了致命一击。外高桥公安处接到报案
后，认为其中的确存在疑点，于是将此案移交
浦东分局经侦支队。案件最后交到了经侦民
警密越手中。

三 经济犯罪的   
密越是一个很有个性的警察。用副支队

长孙晓宇的话来说就是，“这个年轻人‘一根
筋’，什么事情都要刨根问底，找到答案”。同
事们也说，对于收集证据，密越特别敏感，像
是天生就有“第六感”。
接手案件后，密越仔细分析了案情，发现

从法律意义上来说，这并不是一起经济案件，
而是属于一般诈骗。也就是说，这原本是刑
侦部门的活。
但密越并没有选择再把案子交出去。他

相信，通过经济犯罪的侦查手段，依然可以揭
开这些人的“画皮”。
资金流向被视作“经济犯罪的DNA”，密

越决定由此入手。为此，他不厌其烦地跑了
多家银行，查询杨洪名下每一张银行卡的资
金流水。很快发现了问题。
杨洪的多个银行账户，每月都有多笔资

金流入，大多是来自不同公司的财务部门，少
数来自个人账户，但备注都是工资，金额从数
千元到数万元不等。更令人震惊的是，这样
的情形持续了3年，涉及的公司多达百余个！
密越和同事与这些公司一一取得联系，

发现大多是中小企业。其中有不少可能已经
倒闭无法联系，能联系上的那些公司几乎异
口同声：是的，我们被骗过，终于有人管了！

四 悲催的雇主
杨洪由此成为案件突破口。专案组迅速

成立，通过走访调取数十家用人单位的上百
套人事档案资料，警方初步确定了第一批嫌
疑人名单。
今年3月8日凌晨，浦东警方在上海及外

省市同步收网，抓获杨洪等53名犯罪嫌疑
人。一个“骗薪江湖”由此被撕开一角，让人
窥见其中畸形丑陋的生态。
“案值高达5000多万元。”浦东经侦支队

四大队副大队长董裕平说起这伙人的贪婪，
也连连咋舌。“我们在走访中了解到，2021年，
曾有一家香港的私募基金公司，经过考察定
制了一款基金产品，想在上海开拓市场，没想
到，它招募的首批80名员工全都是骗子。”
对这家金融公司来说，支付工资的上百

万元损失其实不算什么，但那些原本被寄予
厚望打开市场的人，3个多月里根本毫无作
为，这让公司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发现不对
时，公司原先定制的基金产品已经不适合最
新的市场形势。“最后管理层决定，放弃上海
市场。”
既然是“江湖”，必然有恩怨。这些骗薪

者分属多个大小不一的团伙，有的是夫妻档，
有的是兄弟姐妹、朋友老乡，他们之间有合
作，有时也会相互拆台。
一家科技公司告诉警方，最初他们招聘

了20个员工，后来接到有人打来匿名电话，
揭露了其中猫腻。公司于是辞退了那些骗薪
者，然后不得不又招了一批，谁知道最终发现
还是一群骗子，而且据警方调查，他们就是当

初打电话举报的人。

五“卧底”的  
警方的打击，就像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

一块巨石，极大地震慑了骗薪者。他们中不
少人逃离上海，去外地开拓市场，有的甚至逃
亡国外。更多人尝试改名换姓、隐匿身份。
他们开始在网上寻找假证贩子，定制假

身份证，伪造更加以假乱真的学历、工作纪
录、银行流水、过往业绩，甚至不
惜雇佣群演来扮演高净值客户，
用虚假身份与企业签订投资意
向合同，拖延在职时间，避免过早
露出马脚。
更有甚者，一个骗薪者让自己

的女友以真实身份应聘了一家公司的
人力资源总监，再将自己和同伙招进公
司。直到警方将他们抓获，公司还蒙在鼓里。
为了减少风险，他们还不断从招聘网站

上物色低风险企业。比如有的公司对入职
人员的背景调查比较随意，日常考勤制度也
比较松散，这些骗薪者就会互相介绍入职，
介绍成功的还能多收一笔中介费。
再好的伪装，也会露出马脚。今年7月

19日凌晨，浦东警方再出重拳，在前期调查掌
握确凿证据后，一举抓获108名骗薪者，涉案
金额高达8000多万元。
也就是说，加上此前抓获的58名犯罪嫌

疑人，这160多名犯罪嫌疑人至少从被骗企
业身上卷走了1.3亿元的钱款。对于大多中
小微企业来说，这是无法承受的巨大损失，有
些企业就此一蹶不振。

六“面试之王”
找工作不易，为何骗薪者总能轻易谋到

职位？
警方发现，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原本是

P2P行业的从业人员，大多口才非常好，甚至
面对审讯的民警也能滔滔不绝。P2P行业崩
塌后，他们开始集体转行。最初是谁找到这
条“生财之道”已不可考。
由于这些人多数具备一定的金融专业知

识，对行业也比较熟悉，能够轻易获取面试官
的信任。这也是骗薪行为最初出现在金融领
域较多的原因。
这些人日常并不上班，每天紧盯招聘网

站，可以第一时间收集到招聘信息，他们通过
伪造的精英学历和完美履历，加上数以百次
计的面试经验，成为名副其实的“面试之
王”——对于面试官会问些什么问题，如何才
能投其所好，他们了如指掌；对于行业禁忌，
如何避开陷阱，他们也深谙其中关节，因而他
们轻易就能击败那些真正求职的竞争对手。
这其实也是骗薪带来的另一重伤害：正

常求职市场的供需关系被搅乱，骗子霸占了
大量的工作职位，有人甚至同时在10多个企
业任职，这让真正需要求职的人找工作更加
艰难。
今年8月，经过进一步深挖，浦东警方又

陆续抓获11名骗薪者。上海在全国范围内
实现首案侦破后，又连续重拳出击，极大地震
慑了犯罪嫌疑人，净化了市场环境，可以说是
摘除了一枚危害城市营商环境和求职市场环
境的“毒瘤”。

七 亟待集群打击
不容忽视的是，骗薪者并非上海独有。

比如，上海警方破获的案件中，有两名骗薪者
在上海只入职过两家公司，但在北京却有过
150余家公司的发薪记录。

据警方初步推
算，全国范围内，类
似的骗薪群体至少
有七八百人。在京
津冀、长三角、珠三
角等经济较为发达
地区的城市，均或
多或少存在。这
需要各地警方引
起充分重视，及
时发起全国集
群战役，彻底
摧毁这个畸
形扭曲的“骗
薪江湖”。
此案侦破

后，上海警方也
向很多企业发出防
范提醒，希望企业招
聘时认真做好背景调
查，以免被别有用心者钻
空子。但侦破此案的民警私
下也承认，从成本考量，很多小
微企业其实并没有实力也没有
时间进行详细的背调。
考虑到这些企业大多是通过网络招聘平

台招人，这些平台收了费用，是否应当尽到审
核义务，至少确保求职者的身份真实可信？
同时，各地劳动仲裁部门也应当保持警觉，尤
其是对短时间内多次打仲裁官司的人要加强
调查排摸，避免“弱者有理”的逻辑成为犯罪
分子的帮凶。 （文中嫌疑人均为化名）邵晓艳 绘


